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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郭启东看见白胖

的许半夏后面跟了个打扮得
像街头小泼皮一样的小姑
娘，很是奇怪，但见小姑娘长
得眉目精致，眼光晶莹，很是
好奇，多看了几眼，没想到那
个小姑娘就给了他一个很凶
的鬼脸，趁许半夏与办公室里

别的人握手寒暄的时候，恶狠
狠地轻说一句：“看什么，色
鬼！”搞得郭启东满脸通红，尴
尬不已。许半夏其实一直暗中
留意着高辛夷，把这话听得清
清楚楚，但只是心里暗笑着不
回头，当没听见，过一会儿估

计郭启东的尴尬劲儿过去了，
才坐到郭启东的办公桌前。

许半夏坐下就毫不犹豫
地道：“裘总今天中午和我一
起吃饭。”说了这个，便不再
说下去。办公室里还有旁人，
不能多说。果然郭启东脖子一

挺，却又假装不经意地瞟了室
内的其他人两眼，便起身道：
“我们会议室说话。”

许半夏立刻明白，郭启东
虽然与裘毕正明目张胆地斗
法，但也只限于两个人之间，
而他自己以后还得在这一行

混下去，势必不能被其他人亲
眼看见他的恶形恶状。可见郭
启东还是怕的，有怕就好。

许半夏一声不吭地跟着
郭启东到会议室，进门就笑
嘻嘻地拿出童骁骑运输车队
的账，递给郭启东，“看见裘

总我才想起，我光顾着出差，
都忘了要来找郭总结账了。
郭总看看，是不是这些。”

郭启东一愣，不知许半
夏是什么意思，明知道这几
天裘毕正到处喊屈，今天没
事找许半夏吃饭还能干什

么，可是许半夏提了一下又
不再提这算是什么意思？便
盯住许半夏道：“你是帮裘

总带话来的吧？”
许半夏只是笑嘻嘻地看

着郭启东，道：“我的眼里只
有钱，其他与钱无关的事我
才懒得管。郭总，阿骑上个月
的运输款我都忘了来收，今
天给我好不好？不多的，也就
一点柴油钱。”

郭启东冷冷地看着许半

夏，他毕竟心虚，虽然吃定裘
毕正，但知道别人未必就像
裘毕正那么拿不起放不下，
也不知谁给裘毕正出了个审
计的主意，这才给人揪出他
做的这些手脚。当时他还真

的吓了一跳，做了最坏打算，
没想到裘毕正这就没了后

劲，只知道窦娥似的到处喊
冤，这才松了口气。这个胖子
明显是想拿这事要挟他，让
他尽快付款，否则的话，不知
她会不会给裘毕正出什么主
意。郭启东还是不想得罪许
半夏，只有恨恨地接受威胁。

郭启东不再说话，到财务室
叫他们给许半夏结了账。

许半夏拿了支票，又回
到郭启东办公室。这时办公
室里已无旁人，只有郭启东
一个，许半夏也没让高辛夷
出去，只是笑嘻嘻地走到眼

睛都不抬的郭启东身边，大
力地拍了他两下肩膀，笑道：
“郭总，一句忠告，别把人逼
急了，否则狗急跳墙，什么事
都做得出来。阿骑跟我说过，
那里面可不是好玩的。”

郭启东不耐烦地道：“胖

子，你少多事，帮裘毕正传什
么话？！”

许半夏依然笑容可掬地
道：“我说过了，与钱无关的
事我都懒得管。郭总，后面的
日子每个月还是有这么多运
输生意吧？”一边拿出支票

冲郭启东亮亮。
郭启东立刻明白，这个恶

棍是拿他与裘毕正的事要挟他
不许生气，而且得把运输生意
继续给她做呢，否则她会“什
么事都做得出来”。想到这里，
顿时一口气吊在胸口，可又不

敢发作。他坏就坏在懂法，他做
的事裘毕正投鼠忌器不告发，
事情被别人捅出去也足以立案，
而立案的结果，可能真得进去那
个不好玩的里面了。许半夏把话
说得很明，因为裘毕正公司的好
坏与她无关，因为她狠。

想到这些，郭启东顿时像
泄了气的皮球，有气无力地
道：“小许，除了春节前后没办
法达到这个量，其他照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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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聿明被卷进一个偶然

的旋涡之中。
1957年，美籍华裔物理学

家杨振宁博士获得诺贝尔奖。
未久，蒋介石在台北召见曹秀

清。几乎与此同时，周总理在
北京派人到功德林与杜聿明
联系。双方的政治目的是一样
的，台湾和大陆同时等待着杨
振宁博士的归来。

1956年，战犯管理处宣布
可以与家属联系的当天，杜聿

明首先想到他的妻子曹秀清。
这位虽然比他大两岁但是来自
貂蝉的故乡的女士，不仅替他
生了3个女儿3个儿子，而且
以榆林女子师范和南京法政讲
习所毕业生的资历，在杜聿明
任国民党第五军军长期间，分
别担任第五军军人子弟学校校

长和军人眷属工厂厂长。杜聿
明爱她，与其说她是一位贤妻
良母，倒不如说她是曾经与他
同舟共济的忠实伙伴。为了她，
杜聿明从来没有娶妾的念头。

然而，杜聿明只能给大女

儿杜致礼写信。这位将门闺
秀，无疑是父母的掌上明珠。
1944年，她在西南联大附中
念书，1946年，转入北平辅仁
大学（�k¨），1947年，受
宋美龄保荐，到美国深造。杜
聿明不太担心女儿的前途，惟

独担心她的婚姻。当然，他多
虑了。杜致礼早在1949年就
结了婚，她的丈夫是她在西南

联大附中时的老师———杨振
宁。

杜聿明的信是带着他的
千叮万嘱离开中国的。他的信
又是带着政府的千叮万嘱到

达美国的。
对于杜致礼来说，她关心

的是她的父亲尸骨安在的问
题。所以她接过信，并不觉得

这封信与每日收到的众多的
信札有何不同，她甚至没有看

一眼信封从而发现这封信是
给她的。她左手拿着信，右手
与她的儿子下棋。一会儿，杨
振宁回家了，她把信递给她的
丈夫，她的丈夫却把信递给她
……杜致礼看见满纸虽然不
够标准却是笔迹异常熟悉的

中文草书，当着丈夫和儿女的
面，情不自禁大哭一场。她当

晚含着眼泪，给她在台湾孤岛
上的母亲写信。起句是：“您
的老朋友非常关心您。”

曹秀清尽管对“老朋友”3
个字心领神会，但她毕竟是肩

负着台湾政府的重托，于1958
年春天前往美国普林斯顿的。

较曹秀清稍早启程的是
周恩来派来的杨振宁当年的
老师张文裕（TUVWàX�

KYßZp[¶\]^AA

�）。张文裕于一九五七年秋

天走进功德林。在功德林的会
客室里，张文裕告诉了杜聿明
当时还未见报的关于杨振宁
获得诺贝尔奖的消息，敬请杜

聿明以岳父大人的名义给杨
振宁写一封信，由他前往瑞典
首都斯德哥尔摩，在授奖仪式
上代表中国政府向杨振宁祝
贺时面交。

杜聿明直到此时，方才知
道自己的大女婿为何许人。他

为大女儿高兴，也为自己高
兴，更为中华民族高兴。杜聿
明用毛笔在一张十六开的无
格信笺上写下了如下文字。
ABC>DE

_`abåæcdeç

è)tøLf%Fb�VghiF

FGHIJ

杜聿明感到为难的是信
封上的落款。按照战犯管理处
的规定，他们的通信地址是：
北京德胜门外功德林一号。在
多年的意识里，杜聿明自我地
把“功德林”与“监狱”在文

字表达上的含义等同起来，他
不愿意让被灯火与镁光映照
得浑身发亮的女婿在登上斯
德哥尔摩高台上的时候想起
自己的岳父此刻却生活在印
象中的黑洞洞的监狱里，从而
避免在杨振宁的心头对他的

祖国蒙上一层阴暗的色彩，他
决定启用过去在北京的住家
地址：弓弦胡同二号。

杜聿明很快收到了杨振
宁的复信。末句是：“我非常
感谢您对我的关怀！”

KLMN

张艮在宋顿中学最后一

年的年初时，我们开始给他
选学校读高中。

英国的私立学校主要有
两种，走读学校和寄宿制学
校（Aj%k×ßâ）。寄宿

制学校的学费是走读学校的
两倍，但是寄宿制学校的教
育质量要好得多。更重要的
是，好的私立寄宿制学校可
以提供奖学金，如果考上奖
学金，学费实际上与走读学
校差不多，所以如果张艮要

去私立学校，争取一个好的
私立寄宿制学校的奖学金是
我们的目标。

我查询了 2001年英国
A-Level的考试成绩，在最
前面的有伊顿公学、温切斯
特公学、威斯敏斯特学校和
圣保罗学校。温切斯特公学
离我们家很近，只有十五公

里，威斯敏斯特学校和圣保
罗学校在伦敦，离我们家也
只有一百多公里，我们决定
让张艮报考这三所学校。

那年秋天，我们向这三个
学校索要了有关报考的资料。

这三所学校的入学考试很严
格，要到校参加三天的考试。
糟糕的是，这三所学校的考试
时间几乎相同，都在第二年的
一月底，因此不可能参加其中
任意两个学校的考试，这样我
们只能选其中一所学校。

这三所学校中，温切斯
特公学可以为考高中的学生
提供最多两个“学者”奖学
金，奖学金最高金额是 50％
的学费，我们希望张艮能争
取最高的奖学金。

交了五十英镑的报名费

后，温切斯特公学来信告诉
张艮，要他2002年的1月下
旬参加 3天 6门课的考试，

同时再交一百一十英镑的考
试费。因为张艮打算在高中

学理工科为主的课程，所以
他要参加英文、数学、物理、
化学、一门综合考试和一门
智力测验，每门课分为两部
分：笔试和口试，最后校长还
要逐一面试。学校同时寄了
一套过去的考题，供他参考。

张艮考试那三天我要上
班，所以早晨八点半我把他
送到那儿，下午六点钟再去
接他。早晨我送他去时很忙，
车在学院街临时停一下，他

下了车我就走。下午我接他
时去得稍早一点，把车停在

学院街，然后到校门等他。
一月的英国，下午六点钟

天色已晚，我刚走进校门，看
见一些考生出来，一个个穿
戴很整齐，西装革履，有些还

拿着各种乐器，可能都很有
专长。很快张艮也出来了，与
一个考生边走边谈，仿佛已
经很熟悉。宋顿中学的校服
是套头毛衣，张艮没有西装，
考试那几天他穿的是一件深
灰色的绒衣，头发很短，就是

所谓的寸头，与那些西装革
履的考生们有点格格不入。
当时我有点后悔，觉得我们也
应该为他多做点准备，至少也
应该买一套西装，给面试的老
师一个好印象。

三天考试后，我们问他
感觉怎样，他觉得考试不是

很难，也不能说不难。大概有
四十人参加考试，每门课先
笔试，然后口试。他觉得最有
意思的是校长的面试。

校长面试的题目由抽签
决定，张艮抽的题目是“美国
的文化帝国主义”。他没有想

到会有这样的题目，考虑了一
会儿，讲了两点看法。一是它
的弊病，他认为美国文化帝国
主义使各国文化变得很单一，
比如好莱坞的电影风靡世界，
而其他国家的电影很少，这样
不利于各种文化的交流和发

展。二是它的益处，他认为美
国文化帝国主义给各国也带
来了发达国家的观念，加速了
世界的进步。

在考前报名填表时，我们
要回答一个问题，如果考不上
“学者”奖学金是否考普通

生。张艮填表时回答的是
“不”。这样，张艮必须考进前

两名，否则就拿不到“学者”奖
学金，也进不了温切斯特公学。

OPQRST

樊松子失眠了。自从成成

出事后，她就睡不好觉。每天
晚上在床上翻过来翻过去，弄
得老宋也睡不安稳。后来，她
干脆抱着枕头睡到了客厅的
沙发上。看过两次心理医生
后，睡眠状况有所好转了，可
今天她又失眠了。

她不断地想起成成小时

候。她从床上抬起身子，第
一眼看到成成，一个皮肤红
红、头发黑黑的婴儿。护士
说：“这孩子的头发真好。”
她搂着成成喂奶，那柔软的
小嘴用力吧嗒着。后来，就
牵在手里了，在身边一路叽

叽喳喳地说个不停。再后
来，个头冲得比她还高了。
今天她才知道，胎儿在子宫
里的时候，原来是那个样
子，像气泡一样透明、娇嫩。
看着真是奇妙呵！

樊松子越想越兴奋，睡意

跑得无影无踪。她干脆坐起
来。月光趴伏在地板上，斜斜
的一长条。一个念头突然像一
柄锥子破空而来，刺进了樊松
子的脑子里。

再怀个孩子！一个像成成
一样可爱的孩子！她要将亏欠

成成的，统统补偿给这个孩
子！念头一出来，就再搁不下
了。樊松子很快拿定了主意。

第二天一早，她就开始付
诸行动。仔细思量一番后，她
决定先去找居委会的杨主任。

踏进居委会光线阴暗的

办公室之前，樊松子在心里
打了几遍腹稿。这件事似乎
不怎么好开口。推门前，她先
站在外面定了定神。走进居
委会办公室的樊松子微微笑
着，虽然笑容显得有点僵硬。
杨主任抬头看见是她，一脸

诧异。很快，老太太换上了亲
切的笑容，大声招呼樊松子：

“快坐快坐，樊师傅，我正说
哪天去看看你呢，你瞧我这

忙的。”她面前的桌子上堆放
着很多表格。说话间，她给樊
松子端来了一杯茶。樊松子
有点紧张，拿起杯子喝了一
口。茶水在喉管里打了个旋，
响亮地滑下去。

她咬咬嘴唇，“是这样，

杨主任，向您打听个事儿。”
老太太忙不迭地说，“你说你
说，只要是我能帮上忙的，没
问题。”
“那个，是我一个朋友的

事。最近，她的孩子生病没了，

她想、想再生一个。他们只有
那一个孩子，不知道政策允不

允许？”樊松子开始说得结结
巴巴，后来流畅了，眼神恳切
地望向杨主任。

老太太认真听着，跟着樊

松子的尾音，她埋下身子，拉
开一个抽屉翻找起来。樊松子
看见里面装着一本摞一本的

资料。翻了半天，老太太抬起
头来，眼镜滑落了下来，一双

满是歉疚的眼睛越过镜框望
住樊松子，“那个，我再帮你
问问。那个计划生育的册子不
知弄哪去了，我问到了，马上
告诉你。”

老太太执意要将樊松子
送出来，樊松子一把将老太太

拦在了门里，将门带上。外面
阳光灿烂，她的眼睛被刺得不
由眯起来。门内，传来老太太
的一声叹息“遭孽哟”。

若是昨天，这句话也许会
像子弹一样击中樊松子，嵌进
心里。可今天，它成了软绵绵

的棉花团，樊松子轻轻用手一
掸，就掸掉了。

樊松子脚不停步去了计
划生育办公室。她走路去的，
走得很快，热出了一身汗。从
计生办出来时，她的心情更好

了。她得到的答复是“可以”。
一路上，她的脚下像安上了弹
簧片，轻快极了。

刚走到楼下，杨主任一
路小跑追上来。“樊师傅、樊
师傅，问到了。”老太太停在
樊松子面前直喘气，头发湿
贴在额头上，樊松子生出一

丝心疼，伸出手拍拍老太太
的背。老太太缓过劲来，“我
刚才去过你家，你不在，我问
过了，可以。”樊松子含笑点
点头。

回到家，樊松子找出笔，
在出门前列的一张纸条上，将
政策一项后面画了个钩。接下

来，她准备去医院。


